
作 者 在 光 华 楼 拍 摄 的 日 落 与 夜 色

▼

如梦令
独倚窗台望翠，

心却随风飘坠。

看尽晚来霞，

悠躺万丛花蕊。

不睡，不睡，

怕是一番春醉。

朱永超（校友）

春夜书院闲韵
春夜书院倚绿苔，

玉兰簇拥蝴蝶来。

竹影婆娑几度夜，

琴声悠扬月满怀。

诗书滋味思无涯，

浩然正气振华夏。

千里江山共长云，

万年修短任风华。

上官文博（哲 学

学院2021级本科生）

“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

着病痛活下去。活着，带着世界

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用残损

的手掌抚平彼此的创痕，固执地

迎向幸福。因为没有一种命运

是对人的惩罚，而只要竭尽全力

就应该是幸福的，拥抱当下的光

明，不寄希望于空渺的乌托邦，

振奋昂扬，因为生存本身就是对

荒诞最有力的反抗。”

简而言之，加缪的存在主义

帮助个人体察到存在的困境，并

给予困境部分合理化的解释（即

世 界 的 荒 谬 性 与 人 生 的 无 意

义），同时鼓励个人正视困境、积

极真诚地将现有的生命热情投

入生活之中。

不过严格来说，加缪的存在

主义属于生活哲学，而非准确的

世界观。加缪为个人的生命留

下了最高的尊严，带来了精神上

的力量。但其存在主义回答不

了人与世界的本质，因为它抛弃

了本质，放弃了对规律的探寻，

简单地将多种现象归纳为——

荒谬性与无意义。

因此加缪存在主义的内核一

定是悲观主义，但也一定是悲观

主义里的英雄主义。他在意识到

世界的荒谬性与人生的无意义

后，依然坚定地说出——“世界是

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但加缪

没有明说的是，世界的荒谬源于

个人认识维度的不足，而人生的

意义则正在于承担无意义的勇气

并勇于付出汗水。但承认无意义

并非躺平的虚无主义或广义的犬

儒主义，恰恰相反，它呼吁个人从

“看不见的手”强加给人的庸俗化

与媚俗化的意义之中挣脱出来。

加缪像一位毕业许久——叼

着香烟、眼睛很亮、平时温文尔雅

的“大牛学长”，在毕业季的啤酒

烧烤摊上，为即将走出校园的学

弟学妹讲述真实社会的诸多不易

与辛苦赚钱的简单幸福。但看到

满桌愁容后，学长又哈哈一笑，拿

过学弟书本，在扉页上大笔一挥

——“世界不够好，但学弟很不

错，加油吧！爷看好你。”

是的，加缪存在主义就像生

命之书某段章节前面的序言，在

揭示现实生活困境的同时，给予

热情又沉静的鼓励。但人生之

后的篇章如何书写，还需要交给

个人，而只有站到更高的维度才

能充分审视自己的生活、解释生

活，进而超越当下的困境。但超

越并不意味着结束，新的维度往

往有新的体验与新的困境，持续

进步的机会总是存在。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

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

而其志甚远也。”

解释生活其实也是建立信

仰，有时需打破重建，有时则修

缮即可。这需要方法论，只有通

过不断学习、思考、消化、实践，

才能逐步上升。人类学、历史

学、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

医学等等都是非常优秀且有趣

的理想助手，而社会实践是最终

通往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

在学习中激发成长，在实践

里积蓄力量，勇敢向前，无论顺

逆一路昂扬高歌，这便是沧桑的

人间正道。

但无论前进多远，我永远记

得多年前的那个午后，一位无比

热爱世界、真帅又率真的法国老

哥，充满热忱地为我演绎了那首

饱含阳光雨露的生命之歌。

那时的风儿很大，世界还很

年轻。

刘源昊（2009级临床医学系

校友）

加缪与我悠悠我思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

4 日），法国作家、哲学家，1957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

有《局外人》《鼠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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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旭阳 恰入心间
复思昔日，不经意间地偶然抬

眼，光华旭阳，恰入心间。一眼万

年的相望，一场跨越六年的惦念，

一份寄寓万里的翘首以盼，全部在

开学典礼音乐奏响之际，纷纷化成

了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与感动。

三十层，光华楼。双子塔顶，

是在躺在草地上天马行空的仰

望，是黑夜里归路的方向。似乎，

心里一直在默认，那双子塔会永

远立在天空中，不曾移动方寸，无

论是日出日落，月盈月亏，它永远

会在万里星空下守护每一位复旦

学子。它接受所有炽热的目光与

赤诚的希望，它消化所有欢声笑

语与悲欢离合，像一位洞悉世事

的哲人，只是平静地看着楼前人

来人往，车行车过。

也许它知道，每一位复旦人

都有自己渴望跻身的宇宙，它无

法留下每一个匆匆而别的身影，

或许更没法和每个人郑重其事地

告别。所以，它选择了陪伴，安静

地陪伴，悄无声息地陪伴，不慌不

忙却又温润有力地陪伴，咫尺天

涯仍不离不弃地陪伴。只要你回

头，只要你想，它永远在，在邯郸

路220号，在每一位复旦人过去、

现在与未来星空。

记得第一次登上光华楼的最

顶层，是在《人文的物理学》一课，老

师留了“在光华楼的三十层拍下日

落”这份作业。日落常有，但每一份

日落却不尽相同。计算着时间，我

在下午五点准时迈入电梯。随着层

数逐渐上升，周围越来越安静，在最

高层，我一人走出了电梯。

与想象中不同，这一层楼颇

为安静，只能听见电梯下行的气

流声。我试探着在不太明朗的走

廊里寻找位置，生怕误打误撞惊

扰了这层的办公人员。很快，玻

璃、窗户与恰好照在我脸上的阳

光，让我再也移不开脚步。

透过窗户向外看，落日仿佛

与自己平齐，光线肆无忌惮地迈

过一层层矮小的楼房，以恰到好

处的完美角度，从玻璃的上沿斜

射到地上。空气中的光尘在橘色

暖流中自由地跳跃浮动，余晖轻

斜，浮光漫涌，薄云虚掩，日浸光

华。我第一次知道，阳光，也可以

是有颜色、有味道的。它是温暖

的颜色，是心安的颜色；它是灰尘

与水泥的味道，是再闻一次，就会

觉得，学习、梦想与生活等一切关

乎未来的词汇，都在冥冥之中，朝

着更好、更光亮、更值得期待的远

方前进。或许现在还没有，但某

一天一定会的，这是阳光给我的

祝福，也是我最虔诚的祷告。

光华楼，是一个很神奇的地

方，所有想见的人，所有担心的

事，所有思念的过去与所有眺望

的远方，在这里，都可以实现。

我暗下决心，以后还要来这

里看日出，看月看星，看光草上的

生机勃勃，奔赴波澜不惊的生活

中，难以寻觅的惊喜与慰藉。

愿日月相辉，光华永在。

王姝蕴（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2022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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